
開放文學  -- 社會奇情  -- 歇浦潮
第三十四回  受沒趣狂夫喪氣　遭侮辱少婦寒心

　　次日，天敏仍和德發結伴到賈公館中，與媚月閣相會，賈少奶也落得讓他們在房中說話，自己好和德發掩到樓下鬼混。自此之

後，習以為常，兩方面都不迴避。好在琢渠平日欺貧重富，六親不認，因此並無親戚朋友上門。一班下人，只消有錢到手，那管你

們作何勾當。故而兩對兒都十分滿意。不過賈少奶心中，仍不能忘情於漫遊，屢欲托天敏介紹。又因天敏與德發十分莫逆，深恐自

己向天敏說了，天敏陽奉陰違，暗下告訴了德發，那時漫遊沒有到手，德發先決裂了，弄得兩頭脫空，反為不美。雖然漫遊也在轉

我的念頭，我背著他們，一個人也可和他相識。但這班做新戲的，素以軋姘頭為營業，同伙之間，每以自己相與的女人多為誇耀，

若被天敏知道，仍難免告訴德發，鬧出風潮。賈少奶的意思，在德發、漫遊兩方面，都有些兒難捨難割，左思右想，若要兩面不脫

空，除非設法離間德發和天敏的交情，使他二人互相猜疑，各存意見，彼此不肯將心腹相告，然後再教天敏介紹漫遊來家，這件事

既由他經手，將來即使他與德發重修舊好，諒也不敢告訴德發知道，自己卻可雙方獲利。　　她存著這條念頭，所以當著德發，故

意裝出和天敏十分親熱的模樣。天敏為人，原抱著博愛主義，金錢目的，他與媚月閣相識，何嘗真有什麼愛情，只因聞她饒有積

蓄，故竭力巴結，以圖吸收她的資財。今見賈少奶自己遷就上來，心想她是財政部次長的夫人，諒必手頭私蓄，也不在媚月閣之

下。她既有意於我，我自然來者不拒落得和她搭搭多少可以弄些進賬。雖然德發與我有朋友交情，但金錢為重，朋友為輕。朋友處

處可得，金錢不可放過。怕只怕媚月閣知道，從中吃醋。幸虧我結識婦女已多，熟悉她們的性格，只消兩面光，便可沒事，並可利

用她們吃醋的機會，使他們鷸蚌相爭，自己便漁翁得利。定了主意，便也逐步和賈少奶親近。

　　德發見了，果然十分妒忌。天敏和賈少奶雖然是一派假意，不道媚月閣意當了真，心中敢怒而不敢言，暗想怪道她當日竭力慫

恿我和天敏相識，原來她自己看中了天敏，因恐姓周的與她為難，故而拿我做沖天炮，弄了天敏來家，她好自己受用，不然世上那

裡有這般好人，將正房間讓給我們，自己反躲在樓下，可知她成心把我當作傀儡，所有待我的好處，無非討好天敏而已。念頭一

錯，心中不勝氣惱。回到家中，想著自己鑄此大錯，都為伯宣私了魏姨太太而起，因此又移恨在伯宣身上。其實伯宣雖然與魏姨太

太在家私會了一次，也是鬼使神差，恰被媚月閣瞧見，自此之後，伯宣銀行中常有公事，白天不能回家，魏姨太太連到趙公館去了

幾趟，因沒見媚月閣的面，故也絕跡不來。媚月閣自己家中，倒是乾乾淨淨的，反在賈公館內弄出這件事來，只算伯宣貪淫好色之

報。

　　伯宣見姨太太天天不在家中晚膳，又時常看夜戲，到十二點鐘過後才回，意欲說她幾句，又因自己作著錯事，若再得罪她，未

免對她不起，故而屢次不敢開口。這天恰值他由朋友處應酬回來，腹中已有七八分酒意，見媚月閣先回，便想仗著酒興勸她，以後

不必再成日的混在外面，自己家中反無人做主，但又不敢直直爽爽的發話，先裝作十分酒醉模樣，在沙發上一橫，腦袋擱在沙發邊

上，連連向上伸了幾伸，再望後一仰，一顆腦袋便和倒掛似的，兩眼望著媚月閣，呵呵一陣狂笑。笑罷，又道：「我的好奶奶，難

得你今兒這般早就回來了，莫非在外間玩厭了嗎？論理婦人家在外面，原沒甚麼可玩，從古以來，婦女只能在家裡作事，沒有只顧

外面不管家事的，試想丈夫稱妻子為內助，若不能在內中幫助，如何當得起這個美號呢？議到外間各處遊玩的所在，原是只有男人

可去，女人難得去去還可，若天天前去，還成什麼體統！不信但看洗澡的浴堂，上海灘上只有男浴堂，沒有女浴堂，可見得女人原

不能和男人一例相比。他們這班鎮日價混在外面，只圖遊戲，不想治家的婦女，真可謂忘卻身分咧。難得我家這位大賢大慧的奶

奶，看得透，玩了幾天，就早早回家，真乃是我趙氏門中之幸也。」說罷，仍把兩眼望著媚月閣，想等她的回話。不料媚月閣斜坐

在床沿上，口中銜著一支香煙，兩目上視，只不做聲。

　　伯宣覺得一個人自言自語很沒趣，只得抬身坐起，雙手按著膝蓋，對媚月閣連連顛頭道：「老二，你道我的話是不是？」媚月

閣依然不答。伯宣霍地站起，走到媚月閣面前道：「老二，我對你說的話，你聽清了沒有？」媚月閣正捺著滿肚子悶氣，無處發

洩，見他連說不休，不覺氣上加氣，當下將半枝香煙用力向痰盂中一扔，沉下臉對伯宣喝道：「聽清了便怎樣？」伯宣見媚月閣動

怒，疾忙堆下笑臉道：「聽清了最好，不聽清也沒甚要緊。不過我的意思，要請你想想明白，究竟一個女人，時常混在外面，是不

是在情理之中。雖然你在外面，也並沒七錯八搭，只在小姊妹家中玩玩。不過你既作了我家的人，也該體諒體諒我。須知我因家眷

不在上海，一個人做不起人家，所以娶你回來，要你幫我掌理內政，我自己才好專心外事，並非我不許你出去，只為家中除了你我

之外，並無第三個主人。我自己是有公事的人，勢不能不出去辦事。家中事無鉅細，全仗你一個人安排。你若也成日的不在家中，

任這班下人賭錢戲謔，任意胡為，成何體統。故我勸你非遇有大不了，一定要親身出去應酬的事，還以少出去為妙。想你也是最明

白的人，大約這一點小事，還不致見怪於我罷。」

　　媚月閣冷笑道：「嘿，你要我不出去嗎？這卻萬萬不能。當日我嫁你的時候，並沒和你立過約，況我早已對你說明，我是適意

慣的，受不了別人管束。你答應了我自由，我才嫁你。到今日你想管我，未免太遲了些。若教我管理什麼家務，我們堂子出身的

人，素來不懂這種花巧，只曉得飯盛到台上坐下來吃，席鋪在床上橫下來睡，別的一概不知。你要我治家，卻是造屋請了箍桶匠

了。講到下人們賭錢戲謔，這就叫上行不效，做主人的青天白日，招著混帳女人在家乾出不要臉的事，自己先失了體統，莫怪底下

人不把你當作主人，任意胡為了。就使我鎮日在家，有什麼用，落得避開些，讓別人稱心快意。」

　　伯宣聽她話中有刺，不覺猛吃一驚，暗說：「奇哉怪哉，這件事我幹得十分秘密，她如何知道？莫非娘姨告訴她的嗎？但那娘

姨也沒明白個中真相，而且事後我曾給她兩塊錢，教她不准在奶奶面前多嘴。她既得了我的錢，料想也不致對人瞎說。不過聽她的

話，很認真的，又不像虛言恫嚇，這倒是一樁疑案，此時萬不能再和她多說，怕她再牽攀出什麼話來，面子上很下不去，還是彼此

肚裡明白為妙。心中想著，假說：「阿喲，頭眩得很，想是酒喝多了，娘姨那裡，快給我衝一杯鹽湯來。」說時便挨在媚月閣身旁

坐下。媚月閣見他坐下，自己疾忙站起，在梳妝台上洋鐵罐中抽了一枝香煙，划洋火燃著了，一屁股坐在沙發上吸煙，連正眼也不

看伯宣一眼。伯宣好生沒趣，深悔自己不該多說，招惹了她的脾氣，心中十分懊惱。娘姨衝了鹽湯進來，只喝得一口便說：「咸得

很，不要了。」一面對媚月閣道：「今兒早些睡罷。」

　　媚月閣仍不作聲。伯宣無奈，只得一個人先自安歇。次日起來，用了早膳，見媚月閣還呼呼睡著，輕輕將她推醒，問她今夜可

要去看戲？大約什麼時候回來？媚月閣睜開眼，對伯宣看了一看，一語不發，仍閉著眼睛睡了。伯宣心中未免著慌，但也無可奈

何，只得氣憤憤的出門，一直奔到弄口，見自己的馬車早已停著。小馬夫見主人出來，慌忙拉開車門，伯宣一腳跨上車，吩咐馬夫

加快些兒走。馬夫不敢怠慢，拉動韁繩，一手拔出絲鞭，在馬背上連抽二下，那匹馬頓時灑開四蹄，如飛奔去。剛走到愛文義路轉

角上，馬夫吆喝一聲，車便轉彎，冷不防斜刺裡衝出一部黃包車來，車上坐著個年老婦人，還領著個十三四歲的孩子，那拉車的才

從江北出來，全不懂行車規矩，雖然聽得馬夫吆喝，他還不知是什麼口號，自己跑滑了腿，拚命的向前奔去，黃包車離馬車不及三

尺之遙，他還想越過馬頭，馬夫見了大驚，即忙收韁，已是不及。馬頭剛在車身上一撞黃包車立時倒地，車夫和坐車的婦人、小

孩，一齊滾在地下。伯宣見已闖禍，幸未被巡捕看見，即由車窗內伸出頭來，罵那馬夫道：「蠢才，還不快跑，難道等著到巡捕房

裡去吃官司嗎？」

　　馬夫被他一句話提醒，也不管跌在地下的婦人小孩死活，自己策馬加鞭，驅車逃逸。一陣狂奔，已到官銀行門口，伯宣下車，

免不得埋怨了馬夫幾句，走進辦公室，當差的呈上一封信，說是適才藥房中錢老爺著人送來的。伯宣暗想如海欠我這裡二萬銀子，

借的時候說明三個月歸還，如今將次到期，我日前連去了幾封信，借的時候說明三個月歸還，如今將次到期，我日前連去了幾封

信，催他快來料理，他置之不睬，今兒送了這封信來，大約是附著銀票來了。拆開一看，哪裡有什麼銀票，只見長長的一張信紙，



寫得滿滿的許多黑字。伯宣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覺得浮文多於正文，開場一大半是恭維話，落後才說所欠貴銀行之款，承示本當即

日料理清楚，惟弟現購有大批藥料，目下市價平平，倘於此時脫手，難免吃虧，故請兄台鼎力相助，可否將貴行之款，展期三個

月，一俟該貨市面回復，自當從速售出，趕先提還貴行欠款，想兄台素性慷慨，且誼屬知己，諒能俯如所請也云云。

　　伯宣看罷，大為不悅，即命當差的喚那書記進來，教他寫回信給如海，說此際銀根緊急，來信展期一節，礙難照辦。且本行定

例，欠戶無論鉅細，須有相當抵押，足下並無抵押品，而欠款至二萬之鉅，已屬格外通融，務請即日設法理楚，以清手續等語。書

記依著伯宣的吩咐，寫了一封回信，先給伯宣看過，然後加封，仍命當差的送去。如海正因橡皮股票市面不穩，心中十分著急，在

藥房中一查往來賬，已欠了莊款十萬有餘，銀行款也欠到六七萬，雖有幾處將地產貨物抵押著，但還不滿一個零頭，倒有十餘萬是

脫空欠的，自己手中現吃著二十萬橡皮股票，不料一禮拜中，股票市價，跌去三分之二，二十萬銀子本錢，只值得七萬幾千，幸得

自己外間空場面很足，而且這股票蝕本的事，還沒給外人知道。倘若這風聲給一班錢莊跑街的得知，他們這班人最為勢利，你越有

錢他越想把錢送上來給你用，他好賺你的利息。你越是周轉不靈，他越要逼你還錢。因恐倒了下來，他們的欠款無著。故往往有本

來不致倒閉，因被他們逼得太緊，反弄得一蹶不振的。總而言之，這班開錢莊的拚命想賺錢，膽又細得和鼠子一般，用著許多跑

街，每日東跑西走，雖說是兜攬生意，其實好比僱一著班偵探，天天上門來察看你家情形如何，銀錢是否活動？見你聲勢大的，他

就低首下心，百計求你與他做些交易。見你銀根一緊，他連交易也不要做了，板起一張閻王臉，拚命催你還錢。幸虧我平日交結官

場，聲勢浩大，他們這班人，都當我不知有多少家產，都肯放給我。跑街的前來，也瞧不出我真相。否則四面一逼，只恐傾家蕩產

還不夠呢。

　　如海心中想著，恰值伯宣差人送信到來。如海見了，不免又加上一重愁悶。暗說伯宣與我素為莫逆，今番緣何逼人至此？若在

平時，我還可從別處設法挪還他。此時剛巧在我難關內，各處都已用透，如何是好？幸得到期還有三四天，有自己這般腦力，三四

天內，大約還不致無法可施，不如臨時再作道理便了。打發那送信的去後，一個人在賬房中踱來踱去，左思右想，不得主意。忽然

有個小伙計推門進來，恭恭敬敬的說：「老闆，有人請你聽電話。」如海疑心是伯宣打來逼他銀子的，心中突突亂跳，三腳兩步奔

到電話箱旁邊，拿起聽筒，一開口便問可是伯宣兄，不道那邊囁嚅了一會，才有個女子聲音問他是誰？如海十分詫異，還問你是誰

呢？那邊又隔了好一會，才答應道：「家裡。」

　　如海已聽出是薛氏的聲口，忙問你在那裡打的電話，那邊回言是借隔壁胡公館電話打的。如海問她何事？薛氏答言有要緊事，

你快回來一趟。如海問她什麼事？那邊薛氏聽不清楚。如海一連問了四五次，無奈薛氏難得聽電話的，拿著聽筒，已在那裡發抖，

此時越是著急，越是弄不明白。如海賭氣，搖斷了電話，穿上馬褂，坐著阿福包車回家。一進門只見薛氏鐵青著面孔，坐在客堂正

中。薛氏的後母黃氏，淚痕滿面的打橫坐著，不住用手巾拭著眼淚。老太太手扶拐杖，立在黃氏身旁，和她正說著話。秀珍秀英姊

妹兩個，都站在當地，怒目望著屋角。屋角裡卻是李氏，雙手抱頭，坐在半桌旁邊，頭上還包著塊白布，布上隱隱露出血跡。邵氏

卻站在她背後，掩面啜泣。如海見了，莫明其妙。黃氏一見如海進來，霍的立起身來，帶哭帶說道：「姑爺你回來了，你想想天下

有這等事的嗎？我家大小姐嫁了你姑爺二十多年，親親眷眷，時常來往，從沒出什麼亂子。況且我薛氏門中，五房一子，誰不知

道，比金剛鑽還要寶貝。承你姑爺看得起，教他到這裡來玩了幾天，就使小孩子不懂規矩，得罪了你姑爺，或是有什麼不聽說話之

處，你姑爺也該好好的教導他，或是告訴他姊姊，責罰他。不該就這樣懷恨在心，教人將他小命送掉，這個你姑爺未免太覺對不住

人了。」說罷又嚎啕大哭起來。

　　如海聽說，好似遇了丈二的和尚，摸不著頭腦，問薛氏究竟是甚麼一回事？薛氏鼻子裡哼了一聲道：「這是自己分派的事，你

為什麼不問你分派的人，卻來問我？」如海更覺模糊。還是秀英看不過去，便將這段事細細告訴她父親知道。原來薛氏還有一個幼

弟，乃是他後母黃氏所生，今年才只十三歲，生得很是齊整。父母只此一子，都當他珍寶似的，如海也很疼他。那天薛氏三十九歲

的小生日，差人接了他兄弟來家吃麵，如海便留他住幾天回去。這孩子住不幾時就厭了，鬧著要回家去。薛氏意欲命松江娘姨送他

回去，如海說松江娘姨粗手笨腳，怕路上不小心，碰痛了孩子。橫豎李氏在家沒事，不如教他送一趟。薛氏也沒有反對，李氏平

日，很歡喜這孩子，聽說教他送回家去，心中好生高興。

　　這天早起，換了一身新衣裳，喜孜孜的帶著那孩子出來，僱一部黃包車坐了，徑向薛公館而去。不道才走得一半路程，也是李

氏命中該有這場災難，忽然轉彎角上衝出一部馬車，恰和他們所坐的那部黃包車一碰，連人帶車，一齊倒地，李氏跌破了頭，孩子

磕在李氏身下，受傷很重，不但頭破血出，左臂骨節都斷了，拉車的受傷最輕，只膝蓋上擦去一塊油皮。當下由途人將他們扶起，

喚得巡捕到來，那部肇禍的馬車，已逃走得無影無蹤，只得將受傷人送往附近醫院中救治。李氏見醫院中有外國人，嚇得魂不附

體，情願讓他傷著，不敢留院醫治，連傷藥都不肯敷，決意出來。醫生見她傷勢尚輕，沒甚妨礙，只得由她。又見她傷口還在流

血，便撕了一方白布，給她包裹，聽她出院。不過那孩子傷及骨骱，必預留院調治，李氏一個人出了醫院，嚇得黃包車也不敢坐，

抱著頭步行回家。松江娘姨見她這般狼狽，滿身血跡，驚問所以，李氏說明前情，松江娘姨飛報與薛氏知道。薛氏得報，大驚失

色，下樓向李氏盤問明白，先給她一頓臭罵，說她不該這般粗心大意，坐黃包車怎不揀揀好歹，帶著孩子，理該教他慢慢地走，不

該教他上殺場似的飛跑，如今鬧出這般大禍教我怎生對人。最不該的，你自己倒脫身回來，讓那孩子一個人在醫院中住著，倘給外

國人弄壞了，如何是好。李氏頓口無言。邵氏也得了消息，站在旁邊乾著急，插不進半句口。薛氏見了她，反說：「新奶奶，你想

想這句話是不是？」

　　邵氏聽了，覺得說是又不好，說不是又不好。說是的如何對得住李氏，說不是又難對薛氏，真是左右為難，把粉面漲得通紅，

無言可對。薛氏冷笑一聲，也不更換衣服，匆匆出來，僱車回到娘家，把這件事向她後母黃氏說知。黃氏這一急非同小可，忙問她

可曾見小的傷勢如何？薛氏回說我也不曾親見。黃氏更無別話，拖她同往醫院中看她兒子。那時醫生已把孩子的左臂衣袖褪下，用

繃帶藥水棉花紮縛定當。頭上也敷著止血藥，外加白布包裹。一時不出傷勢輕重。只見那孩子面白如紙，呼吸甚促，兩眼時啟時

閉。一見他娘，不由的哇的一聲哭了。黃氏心如刀絞，便要上前抱他，被外國醫生止住說：「才敷的止血藥，此時萬不能動，一動

又要流血的。」

　　黃氏無奈，問醫生傷勢有無大礙？醫生連說不妨。黃氏又問她兒子傷處可覺得痛？孩子回言頭裡十分疼痛，此時上著藥，只覺

麻木不覺痛了。黃氏著慌道：「麻木的怕是爛藥罷。」薛氏道：「那也未必見得，傷藥中原有防人力弱，熬不住痛，用麻劑的，大

約不致有礙。」黃氏還不相信，依她的意思，最好把縛的白布解開，讓她看一個仔細。外國醫生不許，說病人出血過多，精力不

勝，須聽他好好養息。探望的人，不准久留。黃氏聽說，勃然大怒，便打算和醫生淘氣，頓足說：「難我道自己養的兒子，都不許

探望，倒要聽他外國人的節制麼？」還虧薛氏略知醫院規矩，知道無論什麼人，一進醫院，都要聽醫生命令。今見黃氏發蠻，深恐

鬧出笑柄，竭力將她勸出醫院。黃氏恨恨不已，忽然想起這樁飛來橫禍，都由李氏而起，因即隨同薛氏回家，教松江娘姨請李氏出

來，預備和她拚命。

　　李氏見了黃氏，嚇得縮做一團，躲在屋角裡不敢做聲。幸得婦女拚命的本領，不及男子，男子遇著不得開交的時候，往往搬刀

弄槍，婦女的絕頂能為，只有痛哭。此時黃氏見了李氏，雖然心中毒得什麼似的，恨不能一口將她吞入肚內，教五臟神代她行弄，

將她消化作一泡尿屎，明兒出恭時，把她監禁在馬桶裡過一宵，再教挑糞的押她解到田中，罰為肥料，永與塵埃為伍。無如力不從

心，只可自己痛哭，口中嘮叨說：「你和我薛氏門中有什麼深仇宿恨，要將我家這五房一子，斷送在馬車輪下？你一計不成，又施

第二計，把他一個小小孩子，丟在外國人的醫院裡，以致我母子不能相見，就使不給外國人治死，也怕不給外國人嚇死麼！我與你

往日無怨近日無仇，若是你們有什麼對於我家大小姐過不去之處，也該辨辨，冤有頭債有主，不能隨隨便便，在他兄弟身上出氣。

小孩子食不知饑飽，困不知顛倒，他知道什麼，你們卻要這樣的暗箭傷人，未免太很毒了！」一邊說，一邊號哭不已。邵氏聽她說



的話夾七夾八，非但不能幫李氏出場，連自己也冤蒙不白，有口難分。李氏雖然不哭，她自己反垂淚不止。薛氏忙到隔壁胡公館

中，借電話打給如海，叫他回家。老太太聽得吵鬧，親自扶著拐杖出來勸黃氏住哭。秀珍姊妹，也幫著她娘罵李氏說：「這老虔婆

最是可惡，不論什麼事，都要她擠在前頭，倒像是個主人，動不動惹出禍來，又和縮頭烏龜似的，躲在旁邊，一動也不動了。」

　　老太太聽得，大聲呵止說：「你們女孩子家，懂得什麼！胡說亂道，還不給我住口。」秀珍姊妹雖不做聲，猶自怒目疾視的對

著李氏。李氏抱頭無語。如海回家，得悉前情，並不揆情度理，卻附和著眾人，把李氏狠狠的埋怨一頓說：「我本當你是個人，才

派你做事，誰知你簡直不是個人，這許多年紀，長在狗身上了。」李氏仍不言語。如海再前向黃氏賠罪，竭力勸她樓上去坐。薛氏

母女都隨著上樓，老太太勸李氏好生將息，也自回房而去。客堂中只剩下邵氏李氏婆媳二人，一個呆若木雞，一個噤若寒蟬，一個

流淚，一個傷心，也沒有一人前來理會他們。坐了一會，邵氏問李氏可要回房略睡？李氏方才被眾人罵得昏天黑地，傷處並不覺

痛。此時沒人罵她了，可怪這小小傷口，是知道世態人情，見她失了勢，居然存心欺她，一點兒不肯讓她安穩，此時見她耳朵裡清

淨了，心有不甘，就乘時倔起，從中作怪起來。李氏覺得傷口疼痛難當，只得依著邵氏的話，抬身站起，兩個人垂頭喪氣的走進臥

房，邵氏替她鋪好床褥，服侍她解衣睡下。又因她包頭的那塊白布上血漬已透出外面，旁邊還有血滋將出來，解開一看，傷口裡兀

自流血。邵氏尋思道：「方才血已停止，此時怎的又出來了？」

　　原來李氏因被黃氏上門吵鬧，不免著急，心血上湧，所以傷口又流血不止。邵氏見傷口上不曾敷藥，想起客堂中茶几抽屜內有

一包刀傷藥，功能止血，忙走到客堂內開抽屜一找，這包刀傷藥，已不知被那一個先下手的拿去了。邵氏無奈，只得在香爐中抓了

些香灰，替李氏敷了傷口。另用一方白布包紮好了，倒一杯茶，給她喝了幾口，叮囑她好生安睡。自己回到房中，掩面痛哭，卻又

不敢出聲，怕被旁人聽得，將她笑話。一個人吞聲暗泣，回想當年未嫁如海時，如海待她婆媳二人何等恭敬。就是嫁他之後，住在

華興坊時，也並沒聽過他半句重話。不料搬回同居以來，忽然將我抬得天般高，又忽然把我壓下去。雖然待我面子上還不十分無

禮，但對待李氏情形，已大非昔比，呼來叱去，竟和奴婢相仿。常言打狗須看主人面。況她還是我的長輩，他們將她這般薄待，明

明不把我放在心上。這也罷了，今兒教她送那孩子回家，遭此橫災，論理並非她的過失，第一錯在馬車，第二該派那位拉黃包車的

不顧前後。她與孩子同坐車上，身不由己，焉能怪她不是。況她這般年紀，身受重傷，已是可憐。黃氏痛子情切，與她吵鬧或尚說

得過去，薛氏不該縱容兩個女兒，出口傷人。最不該的，如海身為男子，自應懂些情理，卻也附和他們，任意將她糟塌，未免太狠

心了。他明中雖然糟塌李氏，暗下便是糟塌我。我被丈夫這般糟塌，以後怎生再過日子？想到這裡，淚如雨下，連中飯也不曾吃。

獨坐房中，痛哭一會，又呆想一會，不知不覺，已是下午三點鐘時分。忽然想起李氏睡在房中，不知曾否用飯，即忙下樓，走到李

氏房內，見她側臥在床，並未睡著，兩眼望著房門，口中哼哼不已。一見邵氏，忙說：「你來了嗎，我肚子裡餓極了，你可能弄些

飯來給我吃麼？」

　　邵氏驚道：「你難道沒用中飯麼？」李氏歎道：「不但沒用中飯，早起我因送小舅爺回家，知道他家太太一定要叫點心給我吃

的，所以連早飯都沒有吃。適才你扶我上樓時，我肚子已覺得饑餓，因將近晝飯時候，我熬著沒做聲，不道你走之後，連鬼也沒一

個進我房來，也無人喚我吃飯。我親見松江娘姨等端著菜盤，打我房門口經過，我教他們盛一碗飯來給我吃，可怪他們平日耳朵很

靈的，今兒不知怎的，都變了聾子。或是我頭顱受傷，聲音微弱之故。叫了幾聲，他們都沒聽見。後來他們收拾剩飯回來，我又高

聲叫喊，他們仍不聽得。我想自己起來，到廚房中與他們同吃，無如傷口疼痛，一坐起身，眼前便覺發黑，橫下來倒又好了。我別

無他法，只有盼望你來弄飯我吃。你怎的到這時候才來，可真把我肚皮餓癟咧。」

　　邵氏聽說，心中一陣難受，兩行珠淚，霎時又湧將出來。李氏反怪她說：「你哭什麼？我好容易眼巴巴望得你來，你還不快些

兒弄飯給我吃麼？」邵氏無言，走到廚房內，見菜飯都已冰冷，想喚個人幫她湊一把火，把菜飯蒸熱，不意一班下人，都像預先知

道她要找他們幫忙的一般，一個個躲得不知去向。只有松江娘姨，手提著一隻菜盒，從樓上下來。邵氏對她招招手，松江娘姨走到

跟前，笑問新奶奶甚麼事？邵氏告訴她：「裡面太太沒吃中飯，煩你幫我熱一熱菜。」

　　松江娘姨笑道：「不瞞新奶奶說，適才少奶奶教我買了幾樣吃的東西，此時趁熱，須得送往醫院中給小舅爺吃。少停回來，又

得叫馬車送薛太太回家，實在沒有工夫，請新奶奶略等一會，看別的娘姨丫頭來了，教他們燒好，送到太太房裡去便了。」說罷，

也不等邵氏回話，笑嘻嘻的提著盒子，竟自走出去了。邵氏聽說，氣得幾乎發昏。暗想黃氏也是一個人，李氏也是一個人。一個不

過是薛氏的後母，一個雖然是我的前姑，現在卻算是我的繼母。同是一個人，同是一般身份，被他們這班下人看得如此輕重，固然

是薛家一方面有錢，理該敬重。自己一方面貧苦，理該受欺。不過常言道：上行下效。若非主子先把我們欺侮，奴才們那裡敢如此

撒野。當年自己未嫁如海的時候，婆媳兩口，安貧度日，身子雖然勞苦些，心中卻無憂無慮，無氣無惱，不料嫁了如海，沒有過得

幾天快活日子，就被眾人侮辱到這般地位，思想起來，好不痛心。邵氏一個人在廚房裡傷心，又恐李氏熬著餓，自己做飯遲了，受

她埋怨，只得自己到空灶下生火，燒飯蒸菜。幸她出身寒微，自己尚能操作。忙了一陣，菜飯都熱了，用木盤盛著，送進房內，李

氏還怪她手腳太慢，累得人望眼將穿。邵氏無言，掉轉頭一聲長歎，暗把手巾拭去了面上淚痕，看李氏吃罷飯，又替她打水淨面，

一切完畢，才走出房外，背著人又不知流了多少眼淚。這天傍晚，光裕又來探望舅母，驚悉李氏受傷，慇懃進房看視。邵氏問他，

外間可有好些的傷藥。光裕沒口答應說：「有有，某藥店的什麼膏，治跌打損傷，最有效驗，我馬上替你買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已

連奔帶跳的買藥去了。邵氏見他還像小孩子一般，很覺好笑。不多時，光裕已歡歡喜喜的拿著一匣外國藥膏進來，邵氏看他奔得滿

頭是汗，心中十分感激，連連稱謝。光裕大樂，喜得口都合不攏來，說：「舅母將來要辦什麼東西，只管吩咐我去購買便了，包你

又便宜又道地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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